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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政协委员陈怡霓在“委员读书漫谈
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分享交
流了中国致公党作为参政党，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
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留下了中
华儿女血脉相连、团结共济的动人故事。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任教于清
华大学。那时，每当上课铃响后，便
有一位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
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棉
帽，右手拎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
一高一低，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
式的老先生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

一位名闻天下的大学者竟被学生
们称为一个“纯粹国货式的老先
生”，其样子之滑稽有似于乡村的跑
账先生，或旧时的书贩子。他先把要
讲的内容满满地抄到两个黑板上，然
后坐到讲台前的扶手椅上，开始讲
课。他讲课的时候，总能营造出一种
境界来，带学生穿越数千年历史、置
身于汉唐时期的繁华盛世中。他的记
忆特好，讲课时所引用的知识，从不
翻书，张口就来，如数家珍，而且连
出处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
好奇的学生记下他所引用的知识，过

后专门去图书馆去查，结果千真万确，
一点不差。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个雅
号“活辞书”或“活字典”。

陈寅恪先生的授课很有特点，不同于
一般，讲到激动或情深处，他会长时间地
紧闭双眼，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自己所授
的内容之中。他在课堂上会点名叫学生朗
读课文，哪怕是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
来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
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他在清华的课堂上说“四不讲”：前
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
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
讲过的，也不讲。这是何等的学术自信！

国学大师季羡林回忆说，听陈寅恪
讲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时
光荏苒，岁月老去，我们永远也没有机
会能听到陈寅恪先生授课了，我们只能
从文献史料的记录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
回忆中，体会那种无法比拟的享受了。

讲台上的陈寅恪
张 雨

李公朴是一位顽强的战士，他遇
害后，毛泽东和朱德称颂他为“保卫政
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
死！”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为新民主
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西南联大和
昆明“哈哈合唱团”的师生与团员们为
李公朴谱写了挽歌《安眠吧！勇士，民
主的号手！》。

李公朴早年不写诗。因为组建“救国
会”、发动和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作为

“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苏州
监狱。在狱中，他偶然看到了几首陶行知
先生的白话诗，感觉很有战斗力，也很有
意思，于是不觉也诗兴大发，开始了白话
诗歌的创作。如《羁押生活不自由·题
记》等，记录了自己的处境。

1940年9月，李公朴率领抗战建国
教学团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住宿在太行山
上。一个雨夜，他联想到自己在晋察冀根
据地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于是挥笔写

下了《太行山风雨之夜》这首诗——

一阵阵纺纱声，伴着风声呼啸。窑洞
中烛光摇摇，有人看 《纲鉴》，有人读

《战报》，抗战三年人更少。
不羡那黄浦江边，不羡那峨嵋山

麓，不羡那牯岭莲谷，我却愿消夏在太
行山巅。伟大的时代呀，充满着战斗的
豪情。

人生是战斗，没有战斗，就没有人
生。风雨过后万里晴空，一片碧绿的海
洋，处处都是英雄的战场。

这首诗借景抒情，表达了李公朴对斗
争胜利的坚定信心。他的诗吹响了民族斗
争的号角，每一首都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旋
律，激荡着保卫祖国、捍卫民众利益的激
情。不过他的诗大都只是写了自己看看，
很少拿去发表，因此丢失很多，这是一件
十分遗憾的事。

李公朴“诗”为心声
周二中

1946 年 3 月，西南联大结束历
时 8 年的南渡办学，准备北返复
校。北返前，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梅贻琦召集冯友兰、雷海宗、罗
庸、潘光旦、汤用彤、闻一多、朱
自清等人开会，说：“我们在昆明
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
一个纪念品吧？”一时间，群情振
奋，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冯友兰静
静地听着。突然，他站起来说：“依
我看，这个纪念品不妨古典一些，
干脆立一个纪念碑吧！”大家都说
好。经过现场商议，此事就由提议
人冯友兰负责筹备，并撰写碑文。
石碑刻好之后，将立在联大食堂后
面的小土山上。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1946
年 5月 4日，西南联大纪念碑落成。
当天上午，西南联大全体师生集合，
召开大会。留着黑长须的冯友兰，身
着长袍马褂，高声朗诵了纪念碑碑
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的小山上为
纪念碑揭幕。

冯友兰撰写的碑文1000余字，首
先点出作此碑文之因，“河山既复，日
月重光”；接着追述西南联大形成的历
史背景和悲壮旅程；碑文的重点则是对
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的提
炼概括；最后的铭文更是画龙点睛的铿
锵之笔，尤以“千秋耻，终已雪；中兴
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
难，共欢悦”等句，最为精彩。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底座为圆拱形，高
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
的正面刻有碑文，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
生名单，共计834人。此碑由冯友兰撰
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称为“三
绝碑”。

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赞西南联大碑
的碑文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篇大
文”。冯友兰也非常珍视此文，并视为
其平生得意之作。30年后，他又写了
一篇《联大纪念碑文自识》，对自己当
年撰写的碑文大加赞赏。

既能挥笔撰文，又能坦然自夸，冯
友兰的个性和襟怀由此可见一斑。

冯友兰与联大纪念碑
王 剑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钱币收藏
家，罗伯昭不惜重金收藏罕见古钱珍
品，还一直致力于钱币收藏的深入研
究。1940年，他迁居上海，拒绝一
切商业活动，潜心钱币学研究，每周
必去广东路上海古玩市场与古泉爱好
者茶叙。在古泉界诸公倡议下，罗伯
昭着手筹建中国泉币学社，并组织出
版《泉币》杂志。

《泉币》 杂志内容分为考据门、
撰述门、杂著门、出品门、外埠出品
门、鉴别门、通讯门等。其中，“考
据门”为每期杂志第一个栏目，刊载
泉友对泉币的考据、研究成果。涉及
钱文释读、对泉币时代与用途的研
究，以及对一些旧有学术观点正误的
分析解读等。“撰述门”用于刊载较
为长篇、系统性的泉友研究著述，内
容多为连载，以钱谱、货币史梳理等
为内容。“杂著门”以序、跋、史、
传和年谱、摘抄之类的文章为主，内
容丰富，也有同仁创作的与泉币及泉
学研究活动有关的诗作。“出品门”
主要发布学社确认为真品的钱币。文
章除有出品人对发布泉币的介绍之
外，通常还附有泉友的补充说明及品
鉴之词。该栏目文章篇幅短小精悍，

并附有大量拓片，是杂志文章最多、参
与作者人数最多的栏目。“外埠出品
门”为杂志第十三期开始出现的栏目。
学社为鼓励社员积极参与泉学交流而开
设。外埠社员几藏有珍泉，自信非赝作
者，可寄来拓片至学社，并加以说明。

此外，“鉴别门”栏目主要收录尚
待考证的钱币，严格将真、赝分开。文
章以质疑、商榷的态度，阐述一些无法
辨别为真的泉币存疑之处。“通讯门”
栏目内容多涉及范围较广。所刊载内容
包括一些新出土钱币的消息、泉友之间
的书信往来，以及与泉币学社外埠社
友、与西方泉币协会交流的情况等。

《泉币》 杂志从 1940年 7月开始，
到 1945年 9月抗战胜利时停刊，共出
版32期。当时，《泉币》杂志的出版费
用主要由罗伯昭承担。罗伯昭不仅在精
力和财力上支持 《泉币》 的出版与发
行，还为杂志撰写考据、辨伪、鉴赏、
翻译文章百余篇。此外，他还将安福路
7号的家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
场所，经常安排聚会。

1957 年 9 月，罗伯昭将其收藏的
15431 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
（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1965年，又
先后捐赠文物70余件（套）。

罗伯昭与《泉币》杂志
付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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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党派提案与爱国大团结

近代，背井离乡的侨胞因国家内
忧外患、生计困苦而出洋谋生。他们
远离祖国，深切体会到祖国积贫积弱
是他们饱受歧视和排斥的根源，因此
渴盼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抗日战争
期间，致公党发动团结广大华侨，发
扬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
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长期
坚持抗战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
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
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
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
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
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
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据
统计，8年间，仅额捐（每人每月定
额捐款15美元）一项即达1400万美
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额捐800美
元。从1936年到1946年，美洲20多
万华侨为抗战捐款、购买公债、汇寄
家用等约为4.8亿美元。

在这一时期的侨批（华侨寄往国
内的汇款暨家书）中，记录了海外侨
胞浓浓的家国情怀。1931年11月，
一位名为关崇初的美国华侨给弟弟写
信说，要送孩子阿炯到美国政府主办
的飞行学校学习驾驶技术，他希望阿
炯能够“专心学习，将来得以成功回
国最大用之事业也”。1937 年 10
月，华侨刘炳良写信报告侨居地华侨
踊跃捐款情况，并说：“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华侨份子更应踊跃，缘平
素受制于人之苛例下，实指不胜屈，
岂非我国积弱之故耶！凡我侨胞，既
不能前方杀敌，亦当勉输财力，誓为
后盾，方不负七尺之躯也。钱财如粪
土，国破家何在？”爱国之情，跃然
纸上。

为加强海外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保障华侨的生存
与发展，在 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陈
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表示

“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
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
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
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
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作题为《华侨
热望新中国的出现》的发言，他说，
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
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
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
跃投资，返到祖国来”。在这次会议
上，致公党还以党派名义提交了《由
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
案》，这件提案对维护华侨的合法权
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
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开创了民
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通过巩固与

扩大华侨的爱国大团结，广大华侨们加
强了对祖国富强独立前途的信心，纷纷
准备投资于祖国的建设工业上，更加坚
信“华侨们所爱的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和华侨血
肉相关，保护华侨正当权利”。（司徒美
堂《与海外华侨谈爱国大团结》）

归国赤子羽球情

1951 年 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
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
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
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
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
其中就有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原主
委傅汉洵同志。

中国羽毛球运动从蹒跚起步到瞩目
于世，少不了广东羽毛球运动员的努力
和贡献，少不了包括基层及小学教练在
内的所有体育界人士的付出，也离不开
这位毕生为羽毛球奋斗的归侨。他耕耘
于广州羽坛，亲历和见证了几代羽毛球
人的艰辛成长，挖掘并栽培了众多优秀
的体育人才，并带出了吴迪西、关渭
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
6位羽毛球世界冠军弟子……

傅汉洵爱上羽毛球时只有 12 岁，
而且马上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傅汉洵的
父亲傅高宾是印尼先达的侨领，自己本
身也非常热爱羽毛球运动，是先达的羽
协副主席，他一生有两大情结：家国情
结，羽毛球情结。这些，几乎是原封不
动地传承给了长子傅汉洵。

傅汉洵在17岁时就引起了任印尼
羽毛球协会主席的苏迪曼的注意。他很
直接地找到傅汉洵的父亲，表示希望召
其入选印尼队。然而，傅高宾却有不同
想法：如果我的儿子真有打球的天赋，
也应该是为祖国去争荣誉。他对儿子
说，你回去为中国打球吧，我希望有一
天，中国人能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
台上！

傅高宾的厚望，使儿子的人生一开
始就背负使命，在1960年1月回国之
后，傅汉洵为羽毛球事业奉献了几乎所
有的时间、精力、才智和热爱。

傅汉洵回国后，同年5月就加入了
广东省羽毛球队，曾两次获得全国羽毛
球双打冠军，名列当时的“广东羽坛五
虎将”之一，还入选国家队。他们的团
队战绩也可圈可点，广东羽毛球男队多
次赢得全国团体冠军，傅汉洵、侯加
昌、方凯祥、黄鸿平、徐权亨等很多队
员，都曾经是其中的主力，打败过到访

中国的世界冠军印尼队，向国际社会印
证了实力。

20世纪70年代，傅汉洵在因伤退
役后，开启了30多年耕耘羽坛的教练
生涯。由于大多数羽毛球队员的年龄都
偏小，最小的学员约10岁，最大的15
岁左右，他从基本功抓起，并根据学员
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傅汉洵在多年的
积累和摸索中，形成了颇具个人风格的

“广州派”羽毛球教学技法……
一年又一年，无论严冬酷暑，他都

没有放松过对学员的体能训练和人品素
质的塑造。傅汉洵除了是指导教练，还
是体校的“补鞋匠”，球鞋破了都找他
补；他还为学员理发，剪运动头；由于
经费紧张，勤俭节约是必须的，他自己
动手制作羽毛球和蜡烛……这还不够，
三伏天，穿着破了几个洞的运动背
心，汗流浃背，脚踩人力三轮车，去
运冰块回来为运动员解暑、做冰镇汽
水；到处托人打听营养品，购买葡萄
糖为大家补充体能；每天清早六点，
用弹钢琴的手法敲门，唤醒小运动员
们早起做晨练……

先后8次获得羽毛球世界冠军的谢
杏芳曾经说，我在广州羽毛球队的时
候，傅指导对我的教导，比我的父母还
多……

傅汉洵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转型，起
初充满了困难挫折，但最终却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幸
福的转型，傅汉洵由此以另一种方式实
现了父亲傅高宾的心愿：中国人，出现
在世界顶级赛事的领奖台上。

牛奶厂与酱油厂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
开放初期，一位名叫张紫珊的美籍华人
非常思念故乡中国。她的先生纪爱华是
美籍犹太人，担任美国商会主席，他非
常理解太太张紫珊的心情。纪爱华也希
望在中国投资，于是他带着妻子到广州
参观，在广州的一个傍晚，二人在街上
散步，突然听见小孩子的哭声，随声望
去，一位妈妈怀里抱着个皮包骨的小
孩，瘦得实在可怜，于是他们就对那位
妈妈说：“小孩怎么这么瘦？是饿了
吧，你快点给小孩喂点牛奶。”那位妈
妈望着这两位异乡人说：“牛奶？那可
是奢侈品，这可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喝
的，我没奶喂小孩只能给她喝白砂糖
水。”

纪爱华和张紫珊听了后非常感慨，
他们没想到当时中国的物质如此短缺，
国内牛奶供应困难，各类肉品还要凭票

购买，人们无法讲究食品营养均衡，饮
食结构存在缺陷，小孩普遍缺钙。

在这无限感慨的时候，致公党广东
省委会副主委李维纲和致公党中央原常
委钟杰臣遗孀杜美兰女士力荐纪爱华在
广州投资，纪爱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投
资一间牛场，生产牛奶，让中国的小孩
喝上牛奶，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于
是，在致公党的帮助和引荐下，纪爱华
和张紫珊夫妇考察了交通、水文地理、
防疫等各方面的条件后，最后决定投资
1560万美元在广州小新塘果园场兴建
畜牧基地，这就是广州第一家中美合作
企业——广美香满楼畜牧有限公司，也
是我国引进的第一条现代化全封闭牛奶
加工生产线。如今的香满楼已是一代人
的记忆，融入了广州人生活的点滴。

时光荏苒30年。2018年，古巴共
产党谢戈德阿维拉省委书记费利克斯·
杜阿尔特·奥尔特加找到中国洪门民治
党驻古巴啥古分部主席、知名侨领陈细
九（祖籍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古巴著
名的农业专家），希望通过华侨与中国
的联系，能将酱油生产的工艺和技术带
到古巴，建设一家酱油厂，改变该国酱
油等食品调料只能依靠进口的局面。

陈细九通过海外洪门找到了致公党
广州市番禺基层委员会，恳请给予帮
助。致公党广州市委会、致公党番禺区
基层委高度重视，落实专人负责日常联
络、法律咨询、进出口业务咨询、资金
筹措、宣传报道等。致公党番禺区基层
委员会还向代表团捐赠了一些基本器械
和部分酱油生产菌种原料，为古巴第一
家酱油厂的开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让酱油厂定位准确，顺利投产，
古巴驻穗总领事伊莎贝尔女士拜访了致
公党广州市委会，商议协助办厂建设
工作。为纪念中古友谊和番禺情结，
古巴谢省政府负责处理发展地区倡议
小组审定，酱油厂定名为“古中友好
酱油厂”，酱油品牌定名为“梅山”牌
（梅山是著名侨乡番禺所辖的南村镇一
处地名）。这是古巴目前唯一的一家酱
油厂，改写了古巴没有酱油厂、酱油
全部依赖进口的现状。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致公党
长期致力于联结海内外华侨华人服务祖
国革命建设，今后会更加积极、主动地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对外联
谊工作，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以
及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与华侨、华
人、归侨、侨眷互助互爱，为促进海内
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致公党的中国心侨海情
陈怡霓

顾颉刚在1936年4月5日的日记
中写到，他从杭州返回北京途中，拜访
南京友人的情况：“早，理好行李，即到
健常家，见其父母。与之同出，乘电车
到中山门外，访丁玲于苜蓿园。并晤孙
怒潮及丁玲母子。”丁玲曾经回忆道：
1935年，田汉在南京演出话剧《复活》
《洪水》时，“与阳翰笙曾来看我，送过
票子来，并有一孙姓邻居劝我观剧及
为之赞助，他与田汉有来往”。丁玲的
这位“孙姓邻居”就是孙怒潮。

然而，出现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
笔下、与著名戏剧家田汉有来往、跟著
名作家丁玲做邻居的孙怒潮是何许
人呢？

文史专家魏寅称孙怒潮是“我们
司门前孙家垅人，是值得纪念的一位
文化名人”。这个“司门前”，指的是湖
南邵阳隆回县的司门前镇，是晚清著
名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的故乡，近代
以来，这里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两江

总督魏光焘、国民党总统府顾问邹鹏奇、
中科院院士魏荣爵等杰出人才均出自这
里。著名教育家匡互生联合丰子恺、朱光
潜等人创办的上海立达学园，是一所品
位很高的名校，黎元洪和孙中山都曾
为之捐款助学。该校大师云集，鲁迅、
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沈雁冰、陈望
道、郑振铎、胡愈之、夏衍等都曾执教
于此。这些大师的立达同事中，就有两
位隆回县司门前孙家垅人士，一位是
毛泽东的书法老师孙俍工，另一位便
是孙怒潮。

孙怒潮少壮离家，只在1938年回过
老家一次，其身世故事，家乡人知之甚
少。孙怒潮一生与书为伴，先是读书，后
是教书、写书、编书，其人生履历，与孙俍
工如影随形。他跟孙俍工一样，大学毕业
后在立达学园任教了一段时间，便抛妻
别子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获博士
学位后归国，他先去长春大学任教。东北
沦陷后，他便去了南京、成都，1947年任

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和西南学院教授。新
中国成立后，他在刚组建的东北教育学
院任教。

1953年，东北教育学院易名沈阳师
范学院，学院师资迅速扩充，但在73名
教师中，只有6名正副教授，孙怒潮名列
6人之中。1933年，他撰写了《中国农村
中被压迫的劳动女词人》，系统探讨了清
代女诗人贺双卿其人其诗。在这部专著
中，他痛斥中国正统文学史对贺双卿的
忽略，指出贺双卿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

“用很群众化的艺术方法，表现了新的内
容和新的倾向——封建农村中的苦痛生
活。”他积极投身文化抗战，一度对抗日
戏剧创作产生了兴趣。他创作的四幕剧
《空军魂》被编入空军戏剧丛书，1939年
11月由成都中国空军出版社出版。

1942年秋天，中华全国文协主席、
著名作家老舍陪冯玉祥来到成都青城
山。孙怒潮闻讯后带了一个剧本上山看
老舍。但因来访者太多，老舍谈兴很浓，

孙怒潮碍于年长者面子，最终没有拿出
剧本向老舍请教。《文史资料选辑》第95
辑中，收录有他和著名教育家、武冈师范
前身——衡阳乡村师范创办人晏阳初的
侄子晏升东合写的《晏阳初与平民教育》
一文；中华书局出版过他与宋文翰合著
的《国文法表解》。

他编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与孙俍
工合编的，如《中华学术思想文选》《中
华诗选》《抗战史料丛书》等等。特别是
《抗战史料丛书》，系孙俍工担任黄埔军
校成都分校政治部第三科科长时领衔
编著的，详尽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滔天暴
行。孙怒潮单独编的书，目前只知有中
华书局 1934 年版《初级中学国文教科
书》一套。

笔者主编过《邵阳文库·李柏荣
集》，从李柏荣的文章中得知，孙怒潮对
同乡先贤魏源很景仰。在南京时，他曾
拜访过魏源的曾孙魏伯和，两人相约
去南京扫叶楼喝茶。孙怒潮问及魏源
著作情况，伯和说黄兴手下叛将崔瑛
抢了魏源的部分书稿。伯和请黄兴追
缴，黄兴大怒，下令捉拿崔瑛，但崔瑛
早已逃之夭夭，抢去的书稿未能追回。
孙怒潮闻之，扼腕不已，“深以数书未及
早印为憾”。

“值得纪念”的孙怒潮
陈扬桂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致 公 党 代 表 （从 左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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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臣、陈其尤、官文森、
严希纯。


